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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稻城皮洛到资阳濛溪河
旧石器遗址陆续被发现

在郑喆轩看来，四川处于高原与平原
之间，华南与华北之间，中国西南与东南
亚、南亚之间，温带与亚热带之间，是十分
重要的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的“十字路
口”。所以衡量再三，郑喆轩带着“如果能
够进行一些针对性的工作，可能会有填补
空白的重要突破”的期待，才来到了四川。

“填补空白”，从期待照进现实。
刚到四川的时候，因为四川旧石器考

古工作基础较差、缺少可靠线索，让郑喆轩
困在了“盲人摸象”的难题中。刚开始工作
的那几年，郑喆轩基本做的都是配合基建
而开展的抢救性发掘和保护工作。他曾经
试着从紧张的工作中挤出一点时间来，做
一些旧石器方向的探索，但是接二连三的
任务，让这个考古新人缓不过劲来。“那时
候经验、抗压能力、信心等各方面都差点，
经费、资源、时间都争取不到。”郑喆轩回
忆，做基建考古的时候，除了旧石器时代遗
迹碰不上，什么年代的都能碰上。“大家开
玩笑说，我可能是国内做旧石器的人里，发
掘明代墓葬最多、挖到金银器最多的人。”
郑喆轩笑道。

不过，经过前几年的工作，郑喆轩对四
川不同区域的地质地貌特点都有了充分的
了解，对各类工作流程也熟悉起来。最重
要的是，考古以外的工作调查，让他锻炼出
了一颗“强心脏”，能够面对困难和考古的

“不确定性”。
从2017年开始，郑喆轩有机会接触一

些旧石器考古的工作。真正的转折点是在
2019年的川藏铁路文物调查。这一年，郑
喆轩在常规调查以外，挤出时间“搭便车”
在周边做考古调查，意外在康定发现了第
一件手斧。在对康定、理塘、稻城、炉霍、道
孚等地进行了系统调查后，2020年5月，皮
洛旧石器时代遗址“石破天惊”被发现，引
起外界关注。

从此时开始，四川的旧石器遗址陆续
被发现。2021年发现资阳濛溪河遗址、
2022年发现遂宁桃花河遗址，并在同年2
月对眉山武阳旧石器遗址进行了发掘。郑
喆轩说，近几年四川的旧石器考古工作正
在慢慢铺开，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也在持
续开展，“比起很多前辈付出的艰辛和努
力，我可能还是运气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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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杆司令”到考古领队
见证四川旧石器考古发展

在郑喆轩来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的第六年，旧石器研究室成立了。说是研
究室，其实那时只有他一个人，“光杆司令
一个”。

2023年，旧石器研究室正式更名为旧
石器考古研究所，共有9名成员。2024年1
月新增3人，目前共12名成员。郑喆轩介
绍，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29岁，且大部分
不是旧石器研究方向。但无论如何，近些
年四川旧石器考古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

继“石破惊天”的稻城皮洛遗址与广汉
三星堆遗址双双斩获2021年度中国六大
考古新发现和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后，濛溪河遗址再度入选2023年度中
国六大考古新发现，并入围“十大考古”终
评项目。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高星曾经说过，“近些年，四川发
现的旧石器遗址，其重要性、分布密度、学
科特点，都让我们眼前一亮。”

作为年轻的考古队长，郑喆轩将每一
个遗址比作一个宝藏、一个礼物。而面对
年轻的队员，他的期望就是大家能够慎重
地对待、享受每一个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过
程，“努力为未来四川的旧石器考古工作打
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除了常规的发掘和研究工作，郑喆轩
也试图带领团队探索、总结出一些规律。

“比如在成都平原或是高原上，能够在什么

地方找到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规律已经
慢慢形成了。”郑喆轩说，这些规律不仅能
够帮助团队提高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能
够为整个四川，乃至全国的旧石器考古提
供参考。

目前，皮洛遗址的第三次发掘、濛溪
河遗址和桃花河遗址的第二次发掘都在
推进中。“我们确实很幸运。祖先们创造
出了灿烂的文明，这些文明很幸运地被留
了下来，又幸运地被我们发现了。它们不
只是对四川，可能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改
变很多我们关于人类起源、进化，在某些
阶段、地区或者文化上的认识。”郑喆轩对
此充满了期待。

有限的人员，做不完的工作，年轻的考
古队长也在学习着优化队伍配置，用最有
限的资源将工作做到极致。郑喆轩坦言，
从去年开始自己就在反思，试图降低团队
的工作时长，将效率提上去，“但是事儿毕
竟这么多，只能说慢慢探索。我们团队、我
们的团队成员也还需要很长的成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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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公众考古讲好中国故事
他曾登上央视《开讲了》

相比绚丽的青铜器，旧石器的手斧显
得略朴素了些。既有“成功的公众考古范
例”——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发掘珠
玉在前，让郑喆轩这位年轻的旧石器考古
队长也对公众考古产生了些许想法。

“不管是从专业、遗址本身，还是从广
大群众需要、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都需要
我们付出努力，让考古成果走出专业象牙
塔，跟公众来一个更快、更紧密的结合。”在
郑喆轩看来，遗址与大众都是公众考古的
受益者，“关心和支持考古的受众多了，能
理解我们工作的人也就多了。所以我们这
一年的工作，得到的支持也变多了。”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考古学要
求的严谨、需要的研究周期，本身就与
传播所要求的“爆点”与快速相悖。在郑
喆轩看来，其中如何去平衡，是诸多考古
文博行业从业者要思考的问题。而这些
工作更多靠的是一种责任，“对绝大多数
想做好工作的考古人来说，平衡家庭和工
作已经很难了，现在还要抽出精力来做公
众考古内容，的确不容易。”郑喆轩说，“但
要想扩大专业影响力，这些事情必须有人
来做。”

近两年，郑喆轩也尝试着借助媒体的
影响力，推广旧石器考古，包括与高星老师
一起站上央视《开讲了》的舞台，接受包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在内的媒体的采访。

做好公众考古，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
发展对考古文博从业者提出的新挑战。对
郑喆轩来说，如何回答公众所关心的“我们
从哪儿来，我们到哪儿去，我们是谁”的问
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可欣
图据受访者

郑喆轩在海拔4380米的
海子山上做考古调查。

郑喆轩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旧石器考古研究所所长，文

博副研究馆员。2014年毕业

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19年以来，主持四川旧石

器考古工作，调查新发现旧

石器时代遗址上百处，填补

四川多个地区既往无旧石器

时代遗存的空白。主持发掘

稻城皮洛、资阳濛溪河、遂宁

桃花河、眉山武阳等多处重

要旧石器时代遗址。

郑喆轩把自己走上
考古之路叫做“误入

考古门”。他的求学经历说
起来有些“凡尔赛”：曾经梦
想进入北大数学系，选读了
理科；后来因为喜欢历史，毅
然转读文科，高考填报志愿，
阴差阳错选择了考古专业。
回想起为何选择旧石器方
向，郑喆轩说，是因为被温文
尔雅、有着学者风范的王幼
平老师所折服。

2014年，听闻四川要在
旧石器考古方向上发力，在
导师王幼平的建议下，硕士
毕业的郑喆轩来到四川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随遇而安”
之后，他主持发掘的稻城皮
洛、资阳濛溪河遗址等考古
取得“石破天惊”的成果。

郑喆轩和同事在稻城县做洞穴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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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
何以中国？数千年前的考古遗址里

藏着答案。
前不久揭晓的 2023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不仅是一年一度考古界的
盛事，也是中华文明基因古老密码的又
一次破译成果展示。

中国考古学自诞生以来便肩负着探
究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重任，同时也承
担着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重任。引人注目

的是，考古遗址入围终评项目后、进行现
场汇报的人，大都是考古队长。

“考古队长”其实是一个比较通俗的
说法，确切地说，他们是主持某个考古发
掘项目的负责人或者领队。他们常常穿
梭在考古现场和学术论坛，穿梭于历史
与现实，他们一般文武双全、内外兼修。
所谓文，就是发表过高水平的论文；所谓
武，就是有多年田野考古经验，对各种发
掘技术耳熟能详；所谓内，就是治学严

谨，成果丰硕；所谓外，就是在与外界进
行公共考古交流中，再I的人也得变E。

为无限接近历史的真相，他们餐风
饮露，不忘初心，矢志不渝。

在国际古迹遗址日这个特别的日
子，封面新闻重磅推出“考古队长”系列
报道，聚焦当下国内众多考古遗址的考
古队长，走近一线考古人，了解考古的
魅力，探寻考古的神秘，感受考古的温
度……

考古队长，请回答！开 栏 语

从“随遇而安”到“石破天惊”

他为四川旧石器考古“填补空白”


